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犹记少年寻梦时人物介绍

人物介绍

颜鹰：字猛禽。现代人，由于能量扭曲而回到汉代。机

敏善谋，开朗而不拘小节。

楚小清：颜鹰妻。特殊合成机器人，战斗力强。具有人

脑和思维，是恐怖分子准备实现称霸世界梦想的产物。

欣格：曾当羌神海族族长，老谋深算，工于心计。以统

一羌部为己任。

拉舍遂：神海族大统领，性格豪爽，有勇力，后在西海

附近遭伏被杀。

卫立：神海族汉人翻译，居于羌地，与羌人为兄弟，与

汉人为仇敌。不惜出卖颜鹰，为自己求荣。后因犯事被远徙

羌地。

耶娃：神海族族长之女，贵为公主却不能获得自由，在

族中长老的政治阴谋下变成牺牲品。

郎素米、郎素台：神海族二长老，卑鄙无耻，一意孤

行，欲赶走欣格，统治神海族。

维柯：神海族马刀队总队长。在对长老叛军一战中立

功，后与拉舍遂败走西海，被斩。

杨速：庐江安丰人，字子疾。光和末年跟随颜鹰，誓为

兄弟。其有武略，力能举鼎，数战中多为先锋，很得颜鹰信

任。

司马恭：酒泉表氏人，字承业。中平年间为京畿虎豹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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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，随颜鹰赴河内募兵，以勇力拜军长史。

许翼：是与司马恭等跟随颜鹰的京畿虎豹骑从属之一，

性情稳重可靠，不失机敏，有良将之才。

高敬：京畿虎豹骑从属之一，有谋略，近功利，城府极

深。

杨丝：颜鹰妻，司徒杨赐之女，其兄杨彪。性情内敛，

兰质慧心，很得颜鹰宠爱。有子颜路。

颜雪：河东郡人，初名小圆，乃杨府丫鬟。与颜鹰兄妹

相称，感情融洽。此后与荀攸见而钟意，在颜鹰登门说亲之

下，与荀攸结合。

孔露：镜玉楼歌舞姬，有名当时。其乃歌舞大家，琴棋

书画无不精通擅长，舞蹈尤为所长。渴望自由，跟随颜鹰潜

出京师，乃以身许之。

卢横：辽东望平人，师从大儒卢植，粗习五经，武勇过

人。跟随颜鹰之后，忠心不二，一直担当颜鹰的贴身护卫。

鲍秉：以兵卒积功而升都尉。性格粗猛无谋，敢说敢

为，易冲动，无城府。

李宣：字少君，蒙颜鹰搭救，以才干拜从事中郎，职参

谋议。其为颜鹰重要智囊。后嫁与司马恭。累功迁军师将

军，在军中极有权柄、威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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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四章 痛断手足

“檀凌，出来一战！”

我与卢横还未突进去多久，便被乱军围在院中。四面都

是刀戟，我越杀越没信心。反倒卢横像换了个人似的，狠狠

劈杀，一把大戟舞得如同风轮，保护我左冲右突。他时而嘶

声大喊，时而暴叫，双膀千斤之力，每刺出一次，便有一声

惨呼喊起，没隔多久，我们四周的尸体，便堆成一座小山。

檀凌大喝声起，从一边跳了过来。他手上拿着一柄大

刀，杀气腾腾。

“颜鹰，你这逆贼，还不赶快跪下求饶，说不定我还可

以在大将军面前，为你美言几句。”

卢横大喝一声，提戟冲上。檀凌奋力格开，脸上露出青

紫色狰狞模样，“好，既然你们不投降，就别怪我无情了！

来人，擒住颜贼者，无论职位大小，一律加官三级，赏银万

两！”

我咬牙切齿，“姓檀的，你好狠！”

檀凌疯狂大笑，众兵像打了兴奋剂似的往前冲。卢横一

面顾着我，一面还得与檀凌、众兵周旋，于是我身边压力大

增。

我心道不妙，仍是大力厮杀。忽地，突然有人一脚踹在

我的腰间，剧痛之下，我翻身往后倒去，大戟刷地飞出。

我急中生智，趁势一仰，避开七八般兵器的攻击，然后

起身拔剑，又抵住两人。但此时卢横离我已远，刚待爬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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忽地肩头中了一戟，那人狂笑着往皮肉内戳进，我大吼一

声，不知哪来的力量，一剑将长戟从中削断，跟着一脚将那

人踹开。

“颜鹰——— ”

我手捂肩伤，此时，卢横逼开檀凌，疯了似的将我身边

敌军斩瓜切菜般杀死十余人，而另一面，小清如飞般奔过

来，仇恨的剑光在敌军圈中来回驰骋，而她身边一人，衣着

破烂，正是高敬！

“将军！”

“快，快，我们杀出去！”我嘶吼着，鲜血顺着五指兀

自往外激淌，那柄断戟刺穿了肩窝，以致左臂半分动弹不

得。一阵一阵失血后的眩晕不停侵袭着大脑。

小清分出一臂扶持着我，另一只手奋力打杀。卢横、高

敬围拢在左右两面，想架我出去。隔了半晌，小清忽然松开

手，高叫道：“你们俩保护将军！”

我的两旁，立刻出现高敬、卢横的身影。高敬两眼血

红，哽声道：“大人⋯⋯你不该来啊。”

我勉强笑了笑。此时，小清夺过一敌将大戟，舞开一条

血路，高敬、卢横趁势往门口杀去。清儿叱咤呼喝，将戟重

重摔出，顿时，那条戟刺穿数人，连檀凌也不敢轻拈虎须

了。而在我等夺门而出时，小清更将一堵围墙奋力堆倒在街

上，阻住追兵。自然，还得感激府内的那一把大火，燃得撩

人一般，逼得檀凌必须遣兵扑救。

我们迅速往城西奔去。小清已将我的伤口匆匆包扎起

来，背起就走。我感到心脏扑扑地跳动着，牵动着每一根疼

痛的神经。

“快，快！防备城门卫卒动静。”我紧咬牙关，向卢横

吩咐道。

卢横持戟狂奔，高敬想也没想，便也立刻跟随冲上。身

后檀凌的兵将已紧紧围来，而城门司马的众兵卒居高临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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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起箭来，小清挥剑乱挡，而高敬立刻中了几箭，闪身躲在

城下。

“高兄弟！”

“多谢大人关心，我没事。”高敬忍着疼痛，将那几支

箭一一拔出，再扯下袖子包裹伤处。似乎杀过人后，他的斗

志被激发到最佳状态，连汩汩流出的血都不看上一眼。

“清儿，全靠你了。”

小清点点头，快速奔到城下。那里重逾万斤的锁关闸已

经放下，而她单手插入土地里，一咬牙，大铁门腾地被举起

尺把！我好似又回到了南郑一般，呆呆地俯趴在她的背上，

看着她半边脸颊，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⋯⋯

卢横斩断铁索，爬出城关。高敬亦是手脚并用，然后把

我接了过去。小清滚倒出来，便听轰隆一声巨响，追兵的厮

杀声立时便听不见了。我喘了口气，道：“快跑，再不跑就

来不及了！”

※ ※ ※ ※

平乐观西南。

我们赶到之时，杨速正用身体护着大车。而四下敌军弓

箭齐射，密如珠簧的箭雨流星般地射向他们⋯⋯

卢横、高敬大喝一声，挺戟冲出。我眼见不妙，不禁喷

出一口鲜血，“清儿，快去救，快去救人⋯⋯”

小清托着我跳到一棵高树之上，将我稳放在桠杈上。她

眼中闪出怒火，提剑跳下，往弩弓手集聚之处厮杀起来。

杨速舞动长刀抵挡，身上“嗖”地中了一箭，跟着又是

一箭⋯⋯直到他力不能支地跪倒，几排恶毒的流矢便毫无阻

拦地刺进他的胸膛，顿令他暴吼一声，倒在尘埃之中！

我在树上几乎要发疯了，长呼“杨兄”，从树上栽了下

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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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一刻，只见卢横杀到面前，反手托起他，赶紧救到车

上，并拼力把车推到一旁掩护。高敬、小清来往冲杀，一面

将我们救到安全的地方。受伤之处又开始迸出血来，我咬紧

牙关，勉强冲进战阵。刚刚那大车边上，正是五名骑兵的尸

体，而满地血泊中，还有更多的是一堆又一堆的敌尸⋯⋯

高敬不知从哪里找到了匹马，拴起笼头、马嚼，奋力将

大车赶了起来。

敌人喊杀声渐渐落在后方。小清全身罩着的血光，抵在

车后，抽出箭袋，连发二十余箭，未有虚发。

我强忍疼痛，终于抱起杨速，“杨兄，杨兄！”

然而，那一瞬间，我几乎惊得呆住了。这哪里是身体，

简直已经成了箭靶！数支箭镞，兀自在其胸前抖动，血液狂

涌，伸手去捂，便是一手黏黏的鲜血。

杨速睁开眼来，神色间还闪出了一丝喜欢。他苍白的嘴

唇嚅动着，似乎想说什么，但终于一句话也没说出来。他指

了指我的心口，隔了半晌，眼中突地失去了所有神采，一偏

头，便断了气。

“他怕是想说，新儿⋯⋯”杨丝捂着嘴，突然哽咽起

来。

我回首望去，杨丝、孔露身上都带了些伤，却惟独不见

新儿！莫大的恐惧和悲伤接踵而至，令人感到压抑，而且像

是要疯了一般。

“新儿，新儿呢？”耳边传来我的喊叫声，然而，一切

回答都好似朦朦胧胧的，良久才传进我的耳朵里。

“刚刚她被乱兵围到雒水边上，投河自尽了！”

我抱着杨速的尸体，突然嘶声大叫起来，“新儿——— 新

儿——— ”

我感到魂魄似乎离体而去，我的手仍感到重量，但心里

却空荡荡的，一丝气息也感觉不到。杨速啊，杨新啊，你们

真的就这样离开我了吗？简直是一眨眼之间，我就接连失去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７

第七卷 暂贪苟安

了两位亲人。我该怎样面对呢？你们教教我，救救我啊！我

不敢，我不知道，我不愿意！我什么都不明白，我怎会落到

这样的地步，怎会碰到这样的事！新儿——— 我的新儿呀———

我觉得自己一直在呼叫杨速和新儿的名字。小清在救他

们，一定会救他们的！我略微烦躁地睡去，身体一阵阵地发

热，又一阵阵地发寒。噩梦始终伴随着我，而且又开始发生

在亲人的身上。下一个会是谁，是丝儿吗芽是露儿吗？或是荀
攸和小雪呢？

别⋯⋯千万别⋯⋯我再也不干了，我不想再与你们为敌

了！我已经洗手了，难道你们一点都不知道吗？我不会烦你

们，不会再骗你们的钱，也不会夺你们的权了，你们要我做

什么都行，只要肯放过我的兄弟和我的新儿。放心，从今往

后我只是个小卒子，只想平平安安地过日子。我不要战争，

我不要流血，你们只要不来烦我，要多少银子我都给！为什

么，该丢的我都丢了，我都不要了，我都放弃了，为什么你

们还要逼我，还不肯放过我！我犯了什么错，我干了什么坏

事，你们说！说出来大家听听！

“新儿——— 杨兄——— ”

我狂叫着坐起身来，此刻什么都没发生。我发现自己仍

躺在大车中，杨丝、孔露、清儿都在，只是不知何时都换上

了素白的孝衣。大车静静地走着，而杨速正躺在一边，脸上

血迹被抹去了，衣裳也整整齐齐，安详得就像睡着了一般。

“你能救他的，你能救他的！为什么不救他？”我绝望

地朝着清儿大嚷。

“他死了。”小清静静地道，“我也很难受，可是我真

的救不了他。”

丝儿、露儿跪伏在车里，抽泣起来，“全是妾等的错，

杨兄弟为了救我们，死得太不值了！”

我无言。静坐着呆看着杨速的面庞，心里忽然什么念头

也没有了，只是呆呆地看着。大车外面，忽传来高敬、卢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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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声音，沉沉地道：“主公万请节哀，人死不能复生啊。”

而我只是呆呆地看着，一动也不动。那一种矛盾无比的

情感涌了上来，我为什么不自己死了才好！我是害人精，我

把大家都害苦了。一天到晚打打杀杀，从来都是牺牲了兄

弟、亲人⋯⋯我手上沾满了多少人的鲜血！那是杨速的血，

是新儿的血！

一滴眼泪滚落到脸颊上，紧接着又是一串、两串⋯⋯直

到我伸手抹，都看不清眼前的杨速。小清怜悯地替我擦擦

泪，黯然道：“对不起，我尽力了。可他失血实在太多，而

且血型⋯⋯”

我悲从中来，号啕大哭。我相信自己从出生以来，还没

有这样痛快地哭过。杨速之死，像是把我人生这么多年的所

有委屈和苦恼都打开了，感情的闸门无法合拢，令我肝肠寸

断。霎时间，马车戛然而止，众人全都围拢在杨速尸首跟

前，全心全意地跪下、痛哭。我知道，他们每个人都陷入不

可明状的苦闷与迷惘之中，而且全然不知，明天的道路是否

平坦如斯，是否还有阳光⋯⋯

※ ※ ※ ※

我这一病，足足大半个月没能起身。在峄醴南峰地将杨

速尸首在东门俚坟茔之侧安葬入土之时，我当众哭昏过去。

全军披孝，而更追赠杨速“骁骑将军”称号。

杨速是为了掩护我的妻子们，与数十倍之敌展开周旋而

亡。新儿成了战役的牺牲品，被逼至雒水，为了不令兄长分

心，投河自尽。杨速是时已身负重伤，而骑兵们在第一轮搏

杀中便遭覆灭⋯⋯我真不知道，他怎么能撑住那么长时间

的。

“到底是谁干的？”我不知道问了清儿、丝儿、露儿多

少遍这样的问题，都没有答案。强烈的仇恨成了我活下去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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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柱。虽然伤口感染，又同时患了严重的伤寒，但依靠信念

与药物，我奇迹般地生存了下来。没有人能从我这里占到便

宜，更何况，这两条人命与我休戚相关到密不可分的地步！

妈的，我要找到凶手杀他全家，不，是灭他九族！

但山下有更不好的消息天天传来，局势似乎愈加恶化

了。

八月乙酉，天子诏令司空张温为车骑将军，假节，执金

吾、袁滂为副使，讨北宫伯玉。董卓被拜为破虏将军，与荡

寇将军周慎并统于温。

董卓之所以未被追究前事，乃是因为与皇甫嵩有过口舌

之争，并上书朝廷。此事亦可看出姓董的早就不是过去那大

大咧咧满不在乎只逞匹夫之勇的胖子了，现在勾心斗角、暗

中盘算的事，无不有他。他打的是汉家社稷的主意。

诏令次日，便有几路探马急驰来报军情：屯骑校尉扶风

鲍鸿假道汉中、武都，从西南面挥军杀来，扬言讨平颜贼，

声势惊人。据报凉、益和京畿部骑步共计二万余人，受其辖

制。

当日，我抱病了召开将领会议。右首第二位原右参军杨

速的位置，仍然空着。众人皆不敢正视我痛心留意的目光。

司马恭见状，轻喟一声道：“将军⋯⋯”

我的眼光从那里缓缓转开，觉得头忽地有点昏沉。也许

是重伤后体温的剧烈变化影响，我觉得自己一点劲都没有。

身后的两名婢女见我要晕厥的样子，赶忙趋前将我扶住。

“没事，没事。”我摆摆手道。诸将俱是失色往前探了

半步，高敬更流涕道：“请大人万万保重身体！”

我望着他，叹了口气。当日若非为了救他，杨速怕不会

那么早死吧？但世事难料，天意变幻，又怎能将责任推委别

人呢 芽我早与高敬说过，勿再以此自责，杨速他不会死，他
已经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了。

“好了，现在开会罢。请齐参校报告敌军的动向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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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史参校齐鹏应声而出，躬身道：“各位大人，今次鲍

鸿两万余步骑从西南面分三路而来，左翼五千人，由扶风都

尉李立率领。右翼五千人，由陇西太守李相如率领。中军一

万余，由鲍鸿亲领。此人为北军五校尉之一，当年大将军公

车征之为假佐，后迁侍御史、武威太守、屯骑校尉，深谙兵

法，一直得将军府器重。此次西征，司空张温亲点其名，现

会同之董卓、周慎，俱有勇名。看来不是太好对付。”

我猛然想到，这鲍鸿不就是五营校尉中的那个拍马屁拍

在马脚上的呆子吗？原来是他！思绪一下子飞出极远，且有

三分感慨：没想到啊，要和以前的属下打仗了。我颜鹰还真

是得皇上器重啊。

司马恭微微颔首，显出对其下属十分满意的样子。齐鹏

顿了一顿，接着道：“如今敌军已进至渭水，趁夜渡河至北

岸扎营。”

我“哦”了一声，多少有些意外，“这小子，也想学韩

信呢。依河扎营，得要看兵力、士气。而此次他们只有两万

余人，想拿下峄醴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所以便布了这么个套

儿，等我们钻呢。”

帐前司马鲍秉不解我意，而且他因为来将与其同姓，早

就跃跃欲试。我的话一讲完，他便跳起来道：“大人，请许

我带兵出战，必然一击成功！”

我没有做声，而其他人都明白我刚刚的话意，齐在心里

暗笑。司马恭怕我发怒，忙劝道：“鲍司马请安心，若是打

起仗来，还能没有阁下的份吗？此事将军自有定夺，不必操

之过切。”

鲍秉道：“敌酋骄横无理，依河扎寨，此举就是藐视我

军！若不出战，必然大沮士气。我军身经百战，从无败绩，

怎可示弱于鲍鸿小儿？请将军三思。”

我咳嗽起来，提高声音道：“思你个头！真笨，我都说

了人家在下套，你还没弄懂啊？鲍鸿自知攻城毫无胜算，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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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如此行事，激我出战。而你倒口口声声为敌人打算！要是

他们都像你这样莽撞，恐怕我有十万兵马也保不住。退

下！”

鲍秉气鼓鼓地，垂手入列。我眼见还有不少人也表现得

满不在乎，心道若不做做思想工作，只怕这些人越打越骄，

可就真不好办了。长史见状，正要出列，我便以手势阻止。

隔了半晌，我才又开口道：“鲍鸿来攻，对我们来说虽不是

好事，但亦非全无益处。我军十战九胜，轻敌骄敌的思想已

经非常严重了。近来长史也向我报告，士卒们大都懒懒散

散，这全是你们当将官的没有做好工作，是失职，懂吗？”

我讲得激动，顿时抑制不住伤处疼痛。女婢递上茶来，

我抿了一口，放低了声音道：“我身为将军，也有责任管理

属下，让你们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和警惕的思想，可是现

在我也病了，大家也睡觉了，那就没有人来约束了！平时军

令军纪规定得好好的，怎么也都推脱不执行了呢？现在我最

痛心的，就是有人不知道天高地厚，不晓得我们此时的胜利

成果如何地来之不易！你们想一想，为今汉世，群丑作乱，

天下未定，我们能洁身自好，别人自然会眼红，必然会在暗

中捅你几刀。我们的身边，有哪一块土地是安宁的？而且我

们又是朝廷的公敌，人人都想砍我的脑袋发财哩！我们有什

么资本可以骄傲的？无非是一座死城，万余兵卒尔。好像都

拿这些不当回事了，好像我们有用不完的兵马，有花不完的

钱粮了。难道天生就有的吗？我们为了这一天，打了多少

仗，流了多少血！”

诸将都垂首不语了，能看得出仿佛都在思考着我讲话的

内容。我叹着气又道：“我真想败他一仗，让你们轻敌麻痹

的思想可以为之一醒。但我不能这样啊，我们每一个士卒都

是一条生命，难道可以任意去驱使他们吗？那样是不负责

任，是非人的行为！我一直都提倡大家发挥自身的优点，但

不是放任自由。以后每十日召开会议，由我主持，让大家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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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更好的交流。你们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”

诸将唯唯诺诺地点着头，司马恭道：“那，这当前的敌

情⋯⋯”

我手一挥，道：“先放着。不摆正思想、端正态度，这

仗就没法打了。”

※ ※ ※ ※

这次会议在众将中的震动，不亚于“对敌十万”。其重

大成果就在于军纪、军令重新被列入条陈，并准备着人誊

写，以保证人手一份。另外，文案司马王据升任监军，有根

据军令规程处罚行赏的权利，若不能做到令行禁止，那么往

日的一切努力都会白费。再次，战前进行全军整肃，以保证

军容齐整、军纪严明。

正当我有感于纪律、士气重要性的时候，一封以司空张

温名义发来的檄书被递交上来。

我迎着众将惊愕的眼色，把书信展开阅读：“虎骑校尉

颜：盖闻智者顺时而谋，愚者逆理而动。常窃悲伏波无贤，

卒自弃于莽莽不毛，马革裹尸，传世之讥者也。猛禽以名字

典军，有王佐之才，治世之能，为圣上优宠。今秉以征伐之

任，率羽林而督五部，权救国难。奈何疑浮相僭，为灭族之

计乎？”

我“哼”了一声，接着看了下去：“朝廷之于猛禽，恩

亦厚矣，委以将佐，任以虎骑，事有柱石之寄，情同子孙之

亲。匹夫媵母，尚能致命一餐，岂有身披青绶，职典大邦，

而不顾恩义，生心外畔者乎？猛禽与阁僚语，何以为颜？行

步拜起，何以为容？坐卧念之，何以为心？引镜窥影，何以

施眉目？举措建功，何以为人？惜乎！弃休令之嘉名，造枭

鸱之逆谋，揖传世之庆祚，招破败之重灾。高论尧舜之道，

不忍桀纣之性。生为世笑，死为愚鬼，不亦哀乎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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